台湾“沪漂”：这里能扎根
台湾受薪阶级包括企业主约70万人在海外工作，其中35万人在大陆，此外，经网络统计，七成上班族希望西进大陆，其中六成是上海。
石库门、屋里厢、梧桐树，蜿蜒的网红小路，还有卖栀子花的老奶奶。有人说，上海和台北很像，都是南方城市，居住在这里的人都细腻绵软，都说着蹩脚的普通话，连做的产业也都类似——化工、纺织、电子……或许风格的相近总能吸引相似的住民。有媒体报道，台湾受薪阶级包括企业主约70万人在海外工作，其中35万人在大陆，此外，经网络统计，七成上班族希望西进大陆，其中六成是上海。
为什么上海在台湾同胞中间如此吃香？有人指出，台湾人喜欢上海，是一种浸染在张爱玲和白先勇的小说中的喜爱。这种天然的亲近，一见如故的喜爱，让他们选择在这里停留，甚至工作、生活。
那么，真实的魔都台湾沪漂们又是因何而来，为何留下，在他们的眼中，上海又意味着什么呢？
上海令我焦虑
29岁的Sam来自台湾台中，去年11月，他特地来到上海小小考察，半年后，他决定落地上海追寻自己的梦想。Sam自立很早，跟大陆的孩子不太一样，“我从高中开始就半工半读养活自己了。”工业工程专业毕业后，他按照当地规定入伍待了一年。
“想在自己有限的时间里多去一些地方看看。”喜欢挑战和新鲜事物的Sam退伍后又去了澳大利亚的珀斯打了一年工，家里人呼唤之下，他回到台湾，找了一份研发工程师的工作，“算是我第一份比较正式的工作。”
然而，每天在不同的项目里兜兜转转，每天在甲方的要求下修修改改，哪怕一个项目结束了，也没有多大的成就感，“因为你手上同时有4~5个case要做，一个结束了马上就要投入到下一个里面去，太枯燥了。”
无法忍受枯燥的Sam重新开始，从头做起，学起了美发，“因为家里人也一直在这个行业里，所以算是比较熟悉。” Sam坦言，“而且美发行业可以接触到形形色色的客人，跟他们交流的同时，听到许许多多的故事，我喜欢这份与人交流的工作。”
当然，挑战也是存在的。“有的客人比较挑剔，或者说他也是‘社交恐惧症患者’，那对我来说，跟陌生人接触也是有难度的。”
不过，做了不多久后，Sam发现来店里的客人，大部分都是熟客，“在家里做美发，不会饿死，但是市场实在太小了。台湾总共才2400万人口，你想就算美发行业很有需求，那也就这么大了。”
“小确幸”，曾是我们对台湾一度的认识——有一种观点认为，台湾的经济发展对年轻人来说已经不是头等大事，经过上一代人的奋斗，社会相对安定，生活还算富裕，他们如今更注重精神层面的自我满足——抓住那些微小而确实的幸福，知足常乐。
对此，Sam并不认同，“每次有人说小确幸，我都觉得是对台湾的一种讽刺，（我们）没有上进心。”
“自己还年轻，应该趁着年轻还有机会，到大陆看看。”
来上海之前，他已经做过一番考察，也知道上海是高收入和高消费的城市，“来之前觉得收支平衡总归是可以做到的。”然而，现实给了他狠狠一击。“我在南京西路工作，在宝山租了一个小房子。每天通勤时间就要两个多小时。我还勉强不用问家里要钱，但我发现身边很多人都是借钱工作，因为入不敷出。”
其实，Sam给自己设定了很多目标：参加一次上海马拉松（虽然他并不喜欢跑步）；学习西班牙语（不过被一年2万的学费劝退）；去大陆的其他城市游历一番……“但现实是工作就占据了我每周六天，每天12个小时，剩下的休息天根本没有精力再想出去。”工资收入也就堪堪够用。
不过，Sam始终对此抱有期待，一个有趣的细节是，记者在做快速笔记时用了Sam’s dream list，眼尖的Sam立刻纠正：“你写dream好像这些就真的只能是我的dream而已……”莞尔之余，马上划掉重写：To do list.
上海对他的冲击和压力是显而易见的，“来了半年，觉得自己很焦虑。在台湾，你永远都会有熟客照顾生意，但在上海，这里的客人很多，很难有忠实客户——如果你没有给他们记忆点，他们下次就不会再找你了。”所以，必须花费双倍、甚至三倍的精力提高自己的水平，发现自己的不足。
“上海是一个能够包容梦想的城市，所以我绝不能带着‘小确幸’生活，我想靠自己，生活下来。”
在没雪的上海，我要带大家去全世界滑雪
约到林毅采访的那天，他因为一件重要的事，屡屡推迟了与我的会面时间，言辞中充满抱歉。赶到会面地点才知道，原来他是到公安局询问台湾同胞的居住证的进度。是的，你没看错，根据相关规定，自今年9月1日起，在内地（大陆）的香港、澳门、台湾居民已经可以在居住地辖区申请领取居住证。
“有了居住证简直太方便了。”林毅说。根据《港澳台居民居住证申领发放办法》的有关规定，港澳台居民居住证持有人在居住地依法享受劳动就业；参加社会保险；缴存、提取和使用租房公积金等等权利，通俗地说，它就是一张大陆的身份证，“而且，我们办理居住证的手续也相当简单。” 林毅打开档案袋，一本台胞证、一张暂住证、一份租赁协议，“这些就够了，而且十来天就能办下来。”
林毅来自台中，今年是他来到上海的第四年。“不过我跟上海的渊源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90年代哦。” 林毅开玩笑地说道，“家里有亲人一直在上海，所以有机会过来。”当时的上海留给他最有印象的一幕，居然是“满大街的自行车”和“永远打不到的出租车”。
林毅念的是灯光设计，毕业后从事了5年的舞美工作，虽然很喜欢这份工作，但“家里希望我回去继承家业。”后来，他就在金融保险又做了6年，“但还有一个想再到世界去闯闯的心。正好我一个长辈找我过来帮忙，我就来了。”
当然不算是一个草率的决定，“从小看周星驰的电影，《功夫》里的上海街道（斧头帮）令人着迷；而且上海本身就有那么多那么多光环，商业也很繁荣，所以来上海也有一种情怀。”
林毅到了上海以后，在一个草莓观光园担任产品经理，负责设计、规划和产品，“做了两年以后一切都上正轨了，恰好有朋友找我一起创业，就和他一起开了一个设计工作室，承接一些餐饮设计和室内设计工作。”
在上海的这几年里，林毅还培养了一个爱好——滑雪。“我本身就很喜欢运动，上海周边有很多室内雪场，这是台湾没有的，所以一有时间就会去。”短短的几年里，他从小白进化成大神，还组织了滑雪俱乐部“雪巴”，“建立俱乐部的初衷就是想和志同道合的朋友们，一起去世界各地的滑雪场。”
后来，在柯桥的滑雪场上，他认识了现在的合作伙伴——杭州心界滑雪的创始人Lone，与此同时，随着中国冬奥会的成功申办，中国滑雪的基础设施逐渐完善，滑雪在社会上的认知度和影响力也随之上升，林毅发现，滑雪爱好者越来越多了。“于是，我们俩把俱乐部做了合并，依然以心界为名继续推广，我也把重心放到了心界上，把它从原本的爱好者联盟，做成一个能够提供专业化服务的商业运作公司，继续推广更多旅游活动等等。”其中，心界六成的客户都来自上海。
“一个是因为上海年轻人接受度比较高，人多，办什么活动永远都不愁人参加；另外就是受惠于上海的国际化程度，几乎所有国家的旅游推广活动都在上海举办，方便我们跟他们联系，拿到一些优惠政策。”前段时间，林毅就通过法国旅游局拿到了一些优惠政策，“这样才有机会让大家用更少的成本去世界各国去玩耍。”
在上海，林毅找到了自己的事业，他也喜欢在上海感受到的氛围，“在上海，你可以照着自己想要的方式，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更何况这里还有无数的可能，充满着不确定的挑战。”来上海四年了，林毅说最近总能闻到若有似无的桂花香，是一种温馨的家的味道，“上海也是一样，不管未来还会去哪里，但上海是我总会回来的地方。”
上海有最合适的创业土壤
相比于前面两位台湾沪漂族，徐启智的经历更加丰富。在他目前的人生中，曾有过两次重要的转舵，也让他成为了今天的徐启智。
1973年出生的徐启智，在（台湾）政治大学念书时，就建立了PC版的类似于“饿了么”功能的服务，最后以100万美元的价格成功转手，获得了自己的第一桶金，引来媒体争相报道的同时，他也成了当时台湾年轻人的创业偶像。成了人人羡慕的榜样，徐启智却说“少年得志大不幸”，回想起自己在中央山脉的山麓下田野调查的那段时间，他有些大彻大悟，“其实人生还有很多种选择”，于是，本该商海沉沦的他，硬是回归学校，背起双肩包做起了一名普通的硕士研究生。
但是，爱折腾的徐启智也没有闲下来，开始跟着他的人生导师江明修教授从无到有建立了家乡苗栗的社区大学。社区大学的筹办，需要跟政府部门打交道，徐启智的能力也得到了导师和相关部门的一致认可，这个经历也成了他以后人生无尽的财富。后来，他的一位朋友欣赏他的才干，邀请他帮助竞选台湾市级代表，他欣然允诺并不负厚望。理论上来说，徐启智是要在从政的路上一往无前了，而且身边的朋友也都看好他，“为台湾政坛带来新风气”。然而，从某一天觥筹交错的夜晚醒来，他看见镜子里尚未洗漱的脸，有些不可置信，“这是我认识的那个我吗？为什么这么油腻恶心？”这一眼，改变他的人生轨迹，也间接把他送来了上海。
“那一眼让我决定离开政治圈，就像大学那次一样，我相信人生还有很多种可能。我不想变成油腻的人。”徐启智在人生导师的建议下，综合考虑之后，来到了上海交大攻读博士学位，那是2006年。“这一次，我想回到商界自己创业，但之前创业的经验让我了解到台湾的市场太小了，反观上海，亚洲著名的国际化都市、浓厚的商业氛围和企业聚集度都很让我满意，我可以边学边了解上海。”更重要的是，“当时的上海就像台北，给我一种无限熟悉的亲近感。”
早在社区大学期间，他就找到了一种完美的商业模式——社会企业。不同于以股东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商业企业，“社会企业是运用商业手段，实现社会目的，以社会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同时追求利润的新形态机构。”简单地理解，它是一类能够不依靠外界资助就自给自足的带公益性质的机构，行善的同时还能赚钱。“比如‘穷人的银行’这个最早期的小额贷款，用造血取代了输血，就是社会企业的一种。”
所以，创过业、打过工、还差点走上政途的徐启智，带着在台湾就已经设想好的梦想，如今摇身一变，成了上海幼吾幼社区儿童服务中心、“玩具吧”项目的创始人。
幼吾幼社区儿童服务中心的服务在加拿大和台湾都有成功案例——“邻里互助式早教”。现在孩子的教育是大家都关心的问题，但将抚育孩子的工作交给其他人或一些机构，很多家长并不放心。“所以我们设立‘玩具吧’，通过培训小区家长掌握幼儿早教技巧后担任志愿者，为小区其他4岁以下的儿童及其家长提供公益早教服务，进而搭建一个熟人小区，让孩子和家长拥有一个放心成长的空间。”目前，玩具吧团队的志愿者们，每次活动结束后，会得到最高2元/小时的志愿者补贴。“很多人会觉得不可能，说上海人没有这么傻的，所以我们通过之前2年的时间来试行这一项目，看看是不是真的行不通，今年我们代表凌云社区基金会拿下了市社团局社区基金会公益创投优秀奖的事实，证明我们应该初步成功了。”
令徐启智感到感动的是，上海的政府部门特别支持他的工作，虽然台湾人的身份有时候会有一些敏感，“但在创业的这两年里，每个接触过的政府官员都不遗余力地帮助我们，从资金到场地，令我们非常感动。一开始是静安区社会组织服务中心忙前忙后地帮忙推荐，后来是临汾路街道办事处、芷江西路妇联、静安区妇联……前段时间我们还得到凌云社区基金会的资助，落地的徐汇区凌云街道办事处不仅提供了项目资金支持，又提供了空间作为玩具吧场地，还做好与居委对接工作，动员居民积极参与。”
“上海的国际化让这里的官员具有包容创新的气质，这座城市又聚集了更多高素质的人群，最重要的是，这里拥有全中国最多的机会，我可以在上海踏踏实实搭筑我的梦想。” 徐启智说，“我去过很多城市，北京、成都、青岛……但没有哪里像上海这样给我一种家的感觉，我坚信，这里拥有最合适我的创业土壤，我能在这里圆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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